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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女散下的

不一定是

缤纷的花香

在爱的旅途

她受了严冬的伤

裙边风云涌动

卷走太阳

卷走星辰和大海

也卷走花前

浪漫的月亮

指尖轻捻

洒下一片片

碧雪茫茫

掩盖了

三千红尘

让纷扰的世界

回归本源

回到最初纯洁的模样

然后

静候流年之外

传来春天的歌唱

二

这一场冬雪

是属于

谁的风光

遍野素白

更胜于春的嫩绿

夏的多彩

和秋的金黄

日月轮回有序

寒冬如期登场

以琼枝玉树为剑

斩断鸿雁的归途

斩落秋日的苍黄

只留下

留下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年华老了

岁月深了

不再为春天的柳丝而柔情荡漾

不会为夏天的阴雨感伤

更不会为秋风凋碧树而登高远望

只静守西窗

数着白发

细细品味

人生风雪的芬芳

三

是谁

拉起一天帷幕

遮住我

远望的目光

从此

万水千山

千山万水

茫茫风雪

风雪茫茫

只有

只有故乡的西拉沐沦河

在我的梦里

静静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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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里刘局长、张副局长和李副局
长，三位局领导的孩子高考同时金榜
题名，纷纷收到了重点大学录取通知
书，这条新闻在局里一时传为佳话。

三位局领导，会上会下一致透露
不为孩子摆升学宴，身体力行播洒清
风正气。可总有躁动者，认为与局领
导套近乎，当前就是个机会。

谁不想进步呢？
今年，赵副局长即将到龄退休，空

缺位置由谁来补？局里符合条件人选
只有两个，一位是办公室主任宋大宝，
一位是财务科长杨金。别看两位平时
见面打哈哈，客气的很。可暗地里互

相较着劲，都想坐上副局长宝座。
两位在机关上下都是红人，宋主

任是局里头号笔杆子。写材料出身，
负责领导所有发言材料起草把关，在
他领导下的办公室屡次被评为先进科
室。而杨科长也毫不逊色，作为局里

“财神爷”大家对他都是礼让三分，这
几年，财务科业绩也不俗，几次在省里
财务检查中获得表扬。

一天晚上，宋主任躺床上不停翻
“烙饼”，怎么也睡不着，他老婆梅艳
说：“老宋啊，还在想提职的事？我给
你支一招......”梅艳与宋大宝一番耳
语，宋大宝顿时眉开眼笑，随后倒头大

睡。
原来，梅艳开了家手机店，头脑活

络的她隔三差五推出些优惠活动，吸
引不少顾客前来消费。这天中午，宋
大宝开车将梅艳送到局领导所在小
区，梅艳分别敲开三位局领导家大门，
自我介绍后，声称近期店里专门针对
升学的孩子家庭做活动，并将手机优
惠券送到几位局领导夫人手中。

不久后，刘局长因贪污东窗事发，
纪检人员在办案中顺藤摸瓜，发现刘
局长和家人使用多款高档手机这个线
索挺有价值。刘局长却称，手机是他
老婆花钱买的。办案人员进一步审理

发现，刘局长老婆谢芳拿着优惠券在
梅艳手机店里多次只交一元钱即任意
选购一款价值不菲的手机。

涉嫌变相行贿的宋主任和梅艳也
同时接受调查。

话说那天，张副局长和李副局长
的夫人也收到了梅艳的手机优惠券，
但她们都没当回事，转身将其扔到垃
圾桶里。

......
刘局长在忏悔录里写道，小心枕

边人，伴妻如伴虎，这话真不假啊！

小小说

枕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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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赋

纷纷洒洒夜将寅，

帘卷初观户外新。

万顷光瑶洁宇内，

一天云暗玉楼滨。

孙康守苦朱颜改，

骚客吟诗韵理遵。

锦绣江山成大统，

晓观银世素罗巾。

寓楼随想

小寓清新绿柳横，

圃栽花卉色纷橙。

白云户外悠悠过，

馨室窗前脉脉情。

习字读书学写作，

怡情养性更无争。

粗茶淡饭身心好，

会友聊天曲艺声。

题敬老院

羸弱孤独热气弥，

无忧无虑几多宜。

园中蔬菜皆新绿，

茶座厅阁尽喜姿。

老杜青莲来养老，

会当饮酒论诗词。

尊贤敬老周公礼，

孔圣预言盛世奇。

榆树赞

古来榆老少华辞，

倔强忠实耐力奇。

皮裂节结筋骨硬，

龙蟠蛇距翳阴痴。

沙滩岩坎方圆守，

激浪风雷领地随。

镇隘将军丢阵地，

吮泉根固边塞诗。

春归

逝尽年华万事休，

花开无有百日留。

寻踪留恋旧时燕，

深锁春光闺怨愁。

黛玉葬花悲世事，

西子浣纱遁鱼羞。

春归蛙鼓虫鸟闹，

花歇结籽等来秋。

漫步吟

雨润大地百花香，

两朽游春意也狂。

浩渺烟波思往事，

朦胧远际忆平常。

持家困苦同船渡，

育子艰难共室商。

劳碌紧张成过去，

天伦之乐俏夕阳。

火盆寄怀

往昔取暖靠火盆，

堪用温情待贵宾。

生灶点灯留火种，

煮茶焖菜敬尊亲。

妻缝夫乐说长夜，

烤火聊天聚乡邻。

塞北古来堪大用，

典籍华卷觅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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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二0年十月中旬，一场久违的
雪降落在克什克腾草原上，飘飘洒洒
的雪花漫天飞舞。山川河流、城镇村
庄很快就盖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被。顶
着纷飞的雪花，走在没脚面深的积雪
中，我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仿佛又走
进了过往人生中那场奇特的大雪以及
它带给我的不寻常经历。

上世纪的一九七七年，注定是我
人生中不寻常的年份。四月中旬，全
家在我认为没有丝毫理由的情况下搬
离了居住十二年的书声公社，回到阔
别了近二十年的老家——克旗北部北
大山脚下的同兴公社安乐大队落户。
从熟人熟地突然变为人地两生，巨大
的落差使我陷入深深的苦闷中。既要
参加生产队的艰苦劳动，还要忙活自
己家累死人的修造房屋。我木然地捱
过难捱的一天天，企盼着既累人又累
心的劳作及早结束。谁知，前面还有
更艰苦的磨难在等待着我。

这年十月下旬，正当人们按农时
季节忙碌着秋收生产时，一场百年不
遇的特大雪灾降临了。纷纷扬扬的大
雪从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连续下了四
天四夜。这场雪下的既大又怪，别说
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没见过，就
是久居此地的七十多岁老人也说从没
有见过这样的雪。“北风卷地百草折，
胡天八月即飞雪”，这个季节下雪，古
诗中已有记载，不足为奇。可这年的
雪先是铺天盖地下了半米多深，紧接
着漫天鹅毛大雪又变成了淅淅沥沥的
细雨，夜里骤降的气温使雪的表面形
成了二寸多厚的冰层。雪雨过后，放
眼望去：大雪填平了沟壑，覆盖了山
峦，整个大地穿上了一层厚厚的雪白
盔甲，桦树林像一抹薄雾笼罩在山坡，
稀稀落落的村庄依山傍川点缀在洁白
的雪原上。在阳光的映照下，雪光迸
射，刺得人睁不开眼睛。真可谓是“雪
压千重岭，冰封万道川”。

特大雪灾引出了一幕幕惊险、罕
见又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降雪的前

一天晚上，同兴公社安乐大队的干部
们正在第九生产队工作，夜里积雪严
严实实封堵了门窗，居住在农户的他
们睡了醒，醒了睡，后来感觉情况不
对，起来看窗，窗外上下全是雪；拼命
推门，门被大雪封死。社员们第二天
上午才从外面挖雪洞把他们解救出
来。地处阿斯哈图石林脚下的碾子沟
村，有一半以上的房屋、院落被大雪掩
埋。村子东头傍路边住的社员王存，
竟然有人赶着牛车从他家房顶辘辘辗
过；头一天挖出的门窗及院落过道，第
二天又被雪填平，没办法全家人只好
从雪中掏洞出入，过起了地老鼠般的
生活。清除积雪成了全大队社员们一
家老小清晨起床后的头一桩活计。雪
后的乡村路上，裸露的砂石和车轮碾
压出的大坑小包不见了，厚厚的冰雪
层铺就了洁白光滑的路面，挂上新铁
掌的牛马们拉着车小心翼翼地走在路
上。清晨的寒风，挟裹着雪沫，旋转着
扬向天空，洒向大地，钻进在外行走、
赶车人们的衣缝、袖筒。身穿白茬皮
袄，头戴大狗皮帽子的人们，两只手互
相插进袖筒中，脖子深深地缩进皮袄
领子里，拼命地抵御着狂风飞雪。

第二年开春，天气转暖，堆在村里
道路两旁、农户院落里象小山丘似的
雪堆开始融化，家家屋檐下都垂挂着
一排排晶莹剔透的冰溜子。一场与融
雪搏斗的会战开始了。社员们用车拉
筐抬，全力清除集体仓库、场院附近和
自家院落的冰雪，那些来不及彻底清
除积雪的农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屋
墙、院墙被雪水泡塌。大路、小道融化

的雪水像豆腐脑儿。人们穿着毡袜套
水靴出行、劳作的冬夏结合模式，成了
一道怪异的风景。

特大雪灾突然袭来，社员们猝不
及防，生活用的烧柴一时成了无法解
决的难题。旗林业局领导骑着马到实
地调查后，特批由生产队自行组织劳
力上山采伐林木，利用枝桠解决烧柴
问题。全大队九个生产队就近分在边
墙沟和巴林撒拉两条川。我们第二生
产队被安排在一个叫大石头沟的地方
采伐。生产队为每个采伐的社员预支
五元钱，购买一双棉乌拉、一副绑腿。
在队长的带领下，我和队里的二十几
个男女青壮年劳力，肩扛刀锯、斧头奔
向了大雪覆盖下的白桦林。大石头沟
令我记忆深刻：秋季上山打草的第一
天就是这个鬼地方。二尺多高的青草
下面却是上年的干黄底草，当地人管
这种草叫连毛坡，打草行话说，能打石
砬窝，不打连毛坡。抡出的钐刀要连
青草带黄干草一起割掉，一要钐刀锋
利，二要有把子好力气。因为头一回
打连毛坡，又加上不会磨钐，还没到下
午收工，便把鼻子累出了血。这次雪
灾采伐又是大石头沟，今年算是跟它
干上了。大石头沟离村子五六里路，
平地上走路还不太费力，从山下往山
上去便非常难走了。第一天上山没有
趟出道，没膝深的雪让人分不清哪是
路哪是沟，一不小心就会栽到半人深
的雪坑里，滑躺在地弄个浑身是雪更
是家常便饭。后边的人踩着前边人的
脚印，小心翼翼地爬到陡峭的采伐点，
狗皮帽子贴近脸颊的地方早已结满了

白花花的冰霜。稍事休息，人们就按
照队长的吩咐，每两个人一组，坐在用
脚踩踏出来的桦树两侧雪坑里，开始
了一天的采伐。中间队长喊休息，可
人们只能呆个十几分钟，就又主动干
起来，因为出力干活能抵御刺骨的寒
冷。下午三点多钟，队长下令收工，但
这还不是人们返家的时候，还要挑选
刚刚采下的顺溜的桦树头，拖回家中
当柴烧。下山时拖着还算顺当，可到
了山下平地到村子的三里多路，七、八
十斤重的湿树头直往雪里扎。零下二
十六七度的气温下，头上的狗皮帽子
都戴不住，汗顺着发梢往下滴。到家
后，汗水浸透了棉袄。家人们把拖回
的树头截短，放到晚饭后的灶膛里烘
烤，以备第二天做饭用。半个多月的
采伐结束了，每家社员分两牛车桦树
头。我在书声公社时从来没赶过牛
车，和外号“小山东”的二表姐夫合伙
往家拉柴，几次把车陷到深雪坑中，经
过装车又卸车再装车几番折腾，用了
两天的时间好歹才把桦树头弄回了
家。过去念书时常听老师讲当年红军
长征爬雪山的故事，今天算是亲身体
验了一回，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人的生活问题基本解决，生产队集体
牲畜的饲草又成了全体社员面临的新
的重大问题。往年冬季雪小，牛马羊
都能在大山中阳坡露草的地方放牧。
今年却不同了，半米多深的大雪把牧
草盖了个严严实实，雪上面还有二寸
多厚的冰让牛羊无法下嘴。办法总比
困难多，活人到底没让尿憋死。特大
雪灾激发了人们的聪明才智：生产队

发动社员跟着牛羊群上山破雪放牧。
所谓破雪放牧，就是三几个人一组负
责一群牛或羊，帮着牧工赶到山上，用
铁锨在积雪上开挖出一道长长的沟
槽，

露出雪下面黄黄的牧草让牛羊
吃，吃完一道再接着从上往下挖下一
道。饿急了的牛羊不等你挖完，一哄
而上抢吃上来。饱尝过挨饿滋味的我
们，看着这些哑巴牲口可怜的样子，赶
紧挥锨紧挖，即使这样，也只能让牛羊
们吃个大半饱。牧草好的地方通常都
在很陡的山坡上，因为缓坡地方的牧
草在秋季能用钐打，几乎都打回生产
队作冬季贮备了。我们只能手拄铁锨
寻找陡峭山坡的牧草，山高坡陡冰滑，
常常被滑出十多米远，有时还被划破
衣服、刮破手。我从小眼神就不好，如
今被白雪一晃，更是不敢完全睁开，眯
缝大半天的眼睛，回家后难受不已。

一九七七年的特大雪灾给全旗经
济造成了巨大损失。据克旗有关部门
资料统计，全旗牲畜存栏总数自一九
六七年首次突破百万头只大关，至一
九七七年六月末达 106 万头只，连续
十年保持百万头只纪录，成为整个昭
乌达盟真正的牧业大旗。经历一九七
七年十月特大雪灾后，一九七八年全
旗牲畜总头数降至98万头只，牧区损
失尤为惨重。为了尽最大努力减少灾
情损失，昭乌达盟党委、盟革委派出由
盟直机关干部与克旗旗直机关干部组
成抗灾工作队，深入到我旗的白音查
干、达里、达尔罕三个牧区公社指导抗
灾保畜工作。

没有过不去的冬天，没有来不到
的春天。一九七七年特大雪灾终于成
为过去，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如期而
至。“雪消门外千山绿”，人们在特大雪
灾面前不退缩，不畏难，顶着干，付出
了艰辛的劳动和汗水，勇敢地挺了过
来，终于迎来了绿意盎然的春天。我
也走过了人生中最为艰苦的一段路
程，收获了值得终生回忆的苦与乐。

散文

那年那雪那人
■王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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